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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羿想了想，這麼下去可不行，自己和花蕊夫人的事趙光義總有一天會發現，到時候不要說自己要掉腦袋，連一家老小都要跟著遭殃。



思前想後，冷羿狠了狠心，決定想辦法做個了斷。



第二天，冷羿戴著跟她宮中太監一模一樣的面具進了宮。



花蕊夫人見到冷羿，淡淡地說了一句，「還不快換上。」



於是冷羿連忙在那個隱藏的地方找出另一個人皮面具戴上。



現在冷羿變成了已經被趙匡胤，趙光義兄弟倆毒死的那個後蜀國主，花蕊夫人曾經的夫君孟昶。



「孟郎…」



花蕊夫人眼神迷離，癡癡望著帶著面具的冷羿。



冷羿嘆了一口氣，每次自己戴上面具之後，花蕊夫人對自己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。



她愛的還是自己的丈夫，不是我冷羿。



「孟郎，今日我們玩什麼啊。」



冷羿眼珠一轉，故作憂傷之色。



「哎…」



「孟郎為何嘆氣…」



「花蕊…我見官家他那日看妳的神色，便知他對妳動心了…」



冷羿摟著她的柳腰，輕輕撫上了雲鬢。



「這幾日我寢食難安。官家要我明日入宮飲宴，我怕是回不來了。」



花蕊夫人大驚，本來冷羿扮成孟昶之後她就難以分辨，此時這幾句話正好刺到她痛處。



「妳我夫妻一場，我死之後…妳跟了官家去罷…去吧…」



說罷轉過身，以衣袖掩面，小聲啜泣著。



花蕊夫人心頭一顫，抱住了他。



「孟郎…孟郎…」



語氣裡帶著哭腔。



空氣中的香氣濃郁起來，冷羿知道這是她動情了，連忙咬住舌尖防止被迷。



花蕊夫人身上的香氣能讓人產生幻覺，甚至連她自己也難以倖免，冷羿第一次扮做孟昶時就曾經中招，最後還是他和花蕊夫人泡在冷水裡才解了圍。



「孟郎這話…便是要妾身一死…是麼？」



冷羿不答話，只自顧自的說：「亡國之君受辱至此，早知如此，不如宋軍攻城之時殉國，也落得個好名聲…」



花蕊埋首在他後背上，不再出聲。



冷羿只覺得花蕊在她後背抓住了自己，嬌軀因為恐懼和傷心不住的顫抖哭泣，後背的衣服都被她打濕了，心下生出不忍之意。



本來花蕊夫人幫了自己不少忙，也給了自己許多好處，若不是自己扮做孟昶，也嚐不到這花蕊的味道。



如今自己假扮孟昶，趁她被自己的香氣迷惑誘她自盡…



是不是有點太狠心了。



「花蕊啊…」



冷羿轉過身來，見她眼睛都哭紅了，心裡又是一疼。



「孟郎，妾身知道該怎麼做了…」



花蕊夫人低下了頭。



「孟郎給了我十幾年的恩寵。如今，該是我償還的時候了。」



或許是冷羿心軟，抑或是花蕊夫人身上的香氣，他現在竟不忍心再加害她。



「娘娘你醒醒…我不是你的孟郎，我是冷羿啊…」



花蕊夫人的眼神依舊迷離。



「孟郎…是我…是我害死了孟郎。趙匡胤想要我，我就從了他，趙光義也想要我…我不喜歡他們…可是我好怕死…嗚嗚嗚…」



「娘娘！我是冷羿！」



冷羿用力的搖了搖她。



「我知道你是冷羿…」



「呃…」



「官家是不是知道了…」



「是…」



花蕊夫人看了看冷羿，輕輕摸著那張精緻的人皮面具。



「動手吧…你剛才不是想殺了我麼…」



冷羿一陣慚愧。



「這…」



花蕊夫人解下腰間的裙帶遞給他。



「替孟郎殺了我吧…我自己下不了手…」



花蕊夫人苦笑，她閉上眼，將白淨的脖子揚起送到冷羿面前。



千古艱難唯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。



冷羿想了想，花蕊夫人不死，早晚會出事，於是咬了咬牙，將那裙帶在她脖子上繞了一圈，狠狠一收緊。



「紅顏禍水…若不是官家看上了妳，我也不會被他毒死…」



「呃…」



花蕊夫人一下子睜開眼，驚恐的看著冷羿。



冷羿看著那裙帶在她脖子上越陷越深，她的表情也痛苦起來，於是將裙帶在手上繞了一圈，向上一提。



花蕊被迫踮起腳，只有腳尖著地，輕輕踢踏著地面，身體也向前傾倒，貼在了冷羿身上。



起初，花蕊只是乖乖地也不掙扎，但是時間一長，在絞吊的雙重作用之下，終於忍不住胸口的憋悶，她努力的抬起手，想要去抓冷羿收緊裙帶的手臂。



冷羿見她反抗，卯足了力氣收緊了裙帶，花蕊夫人渾身一顫，冷羿也因為用力過猛渾身肌肉抖動了起來，只聽得那布帛被收緊磨擦，發出「吱嘎吱嘎」的響聲。



花蕊夫人的手無力地垂了下來，緊緊攥著拳頭，身體在冷羿懷裡輕輕扭動著，就像是在向自己的夫君撒嬌。



她時不時的挺一下柳腰，撞在冷羿腰間，而殿內的花香氣息也越來越濃郁，讓冷羿幾乎要把持不住自己。



冷羿的呼吸粗重起來，手上的力氣也減弱不少，只得勉力維持。



他知道花蕊夫人快要死了，但是自己恐怕…



或許剛才應該把她吊在樑上，現在自己若是失力放手，只能讓她再受一次罪。



冷羿當機立斷，趁著自己還有力氣，迅速的踩著桌椅，將那裙帶繫在房樑上，將她吊了起來。



這突然的變故讓花蕊夫人蓮足輕輕蹬踢了幾下，冷羿站在她身前，抱著她的身子，右手按在她頸後，向下一墜。



懷裡的身體緊緊一僵，急促的一抖。



冷羿咬了咬牙，又猛地一墜，花蕊夫人又是一抖。



如此幾次，冷羿只覺得身前有些發熱，一看，才知道花蕊夫人已然失禁，尿液沾了自己一身。



這時，花蕊夫人身上的花香混合著這氣味，說不出的讓人心裡癢癢。



冷羿見她滿臉淒苦，雙眼含淚，牙關緊緊咬著不想把舌頭吐出來，知道她心裡記掛著孟昶不願死的太難看。



於是又緊緊抱住了她，輕輕在她耳邊說：「花蕊，來陪孟郎吧。」



說著，用了些力氣，再次將她的身體向下一墜。



只聽輕輕一聲，花蕊夫人嚥下了最後這口氣。



冷羿依舊抱著她，她的身體還在做著最後的痙攣。



「娘娘…妳到死，都只記得妳的孟郎，那我冷羿呢？」



可惜花蕊夫人已經無法回答了。



冷羿嘆氣，放開了她的身體，深深呼吸一下。



這時，殿外有了動靜。



「誰。」



冷羿反應很快，飛身出去擒住那人，一掌將他擊昏。



原來是趙光義身邊的侍衛。



冷羿看了看暈倒的侍衛，又看了看花蕊夫人的屍體，想到一條好計。



他把花蕊夫人的屍體從樑上解了下來，安置在床上，那條裙帶依然緊緊地勒在她脖子上，又把那昏倒的侍衛壓在花蕊夫人身上，雙手攥住了裙帶兩頭。



於是最後，趙光義還以為是自己身邊的侍衛垂涎花蕊夫人美色，先污蔑她不貞，再趁自己冷落逼她就範，沒有得逞只得勒死了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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